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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日，我陪好友回老家祭拜她
的父母。好友是个苦命人，20 多岁
父母就双双离世。看着她跪在双亲
墓 前 ， 双 手 轻 扶 墓 碑 上 父 母 的 名
字，泪水沿颊悄然滚落，那种子欲
养而亲不待的痛楚，令我也禁不住
泪眼婆娑。

更想念家乡小山村的双亲。
我是娘的断肠儿。娘生我那年

32 岁。那天，屋外面的树木在寒风
中瑟瑟发抖，屋梁上的红辣椒点缀
着山野的白雪，我用一声声尖锐的
啼哭，哭得娘从此对生育没有了信
心。

娘一直让我喝她的奶。每每山
间放牛回来，娘在田间劳作，我便
迫不及待地扑进娘的怀抱。娘则停
下手里的活儿，极惬意地在田埂上
坐下，任我有滋有味地吮乳。

我每次躲在娘的怀里吮奶，祖
母 都 会 强 行 把 我 扯 开 ， 边 扯 边 骂 ：

“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没看见你娘已
被你喝成一个皮包骨了。再喝，你
就没娘了。”我不懂，哭着喊着要继
续喝。娘不忍，又把我从祖母身边
拉过来，把她干瘪瘪的乳头塞在我
嘴 里 。 娘 望 着 祖 母 ， 含 着 泪 说 ：

“妈，就让三儿喝吧，家里又没好吃
的，孩子命苦，三儿可是我的断肠
儿呢！”

娘，似乎只有这时候，才会停
下来小憩一会，脸上充满对我的无
限关爱和温情。

娘的怀里总是汗浸浸的，一家
七口，对于母亲来说，生活压力太
大 了 。 曾 祖 母 、 祖 母 的 年 纪 都 大
了 ， 不 能 劳 动 。 父 亲 是 大 队 干 部 ，
要么带队去修铁路，要么去大队部
开会，在家的劳动时间少，我和小
哥都不到十岁，大哥在读初中，基
本帮不上忙。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娘
身上。

娘总是很忙，晚上也总是很晚
才回来。每天，我站在村头的大路
边 等 她 。 暮 色 里 走 来 的 每 一 个 身

影，都会撩起我温馨的希冀。可归
来 的 身 影 ， 一 个 个 从 我 面 前 过 去 ，
都不是我娘。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等
待 中 ， 有 时 我 便 会 倚 着 小 石 凳 睡
去。醒来的时候，往往是娘正抱着
我，用心细细地帮我洗脚。灶门口
的火光一闪一闪的，映着她那张疲
惫的脸。炊烟缭绕着整个木屋，弥
漫着红薯的甜香。

生产队分粮，是按劳动力划拨
的。我家只有两个劳动力，每月只
有四十斤左右的米，根本不够吃一
个月，娘就把自留地的红薯剁成很
细的小颗粒，同米一起下锅。每每
此 时 ， 我 就 含 泪 望 着 娘 ， 不 想 吃 。
娘心疼地说：“三儿，等会我把红薯
放在一边，给你一碗米饭。”听到这
一句话，我就高兴地去玩了。记得
为这事，哥哥还和娘生气，说给三
儿的全是米饭，他碗里的红薯总是
多些。这时，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
少量米饭赶到哥哥碗里，她自己全
部吃红薯。

我的娘，就是这样，把苦难留
给自己，把关爱，把一切好的全都
给了亲人。

倘若白天跟娘一起下田，我便
可以躺在田野，检阅羊群似的白云
和 浩 浩 荡 荡 的 蚂 蚁 队 伍 ， 或 光 着
脚，在田间疯耍野跑。有时去得远
了 ， 偶 一 回 头 ， 见 娘 正 直 起 腰 身 ，
撩起衣襟擦汗，天空蓝湛湛的，日
头明光光地照着，那发丝飘零的身
影雕塑一般，娘总是很美。娘继续
劳作，间或便喊一声：“三儿，别跑
远了。”“三儿，妈挖到花生了，快
来吃。”声音甜甜的，永远暖着儿子
的 心 。 但 有 时 ， 声 音 也 会 变 得 粗
暴 。“ 三 儿 ， 要 下 雨 了 ， 快 回 去 。”
我 一 抬 头 果 然 天 边 正 涌 上 一 片 乌
云，天也猛然间黑暗下来了。我呆
着不走，要跟母亲一起回去。母亲
便板起脸：“一个儿回去，妈还要干
会儿活。”

雷 阵 雨 ， 说 来 就 来 。 我 刚 到

家，天上电闪雷鸣地就来了场倾盆
大雨。我想到娘还在地里，想到这
雷 会 不 会 把 娘 打 死 ， 便 惶 恐 至 极 ，
哭着喊着扑向雷风雨中去找娘⋯⋯

在最后，往往是娘把我从村头
泥水中抓了回来，铁青着脸：“别嚎
丧 ， 这 么 大 的 雨 ， 谁 让 你 往 外 跑
的？”

“我怕。这么大的雷，我怕妈被
雷打死⋯⋯”

娘马上柔和下来，把我拉进怀
里 ，“ 三 儿 ， 乖 ， 别 怕 ， 雷 只 打 坏
人，娘不是坏人，不会被雷打的。”
她紧紧地搂住我，面颊有水珠落下
来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很 多 年 来 ， 身 边 的 朋 友 问 我 ，
为 啥 不 吃 荤 ， 我 有 说 不 出 的 苦 楚 。
这种苦楚，源于童年的苦难生活。

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春风
还没有吹进湘西古老的村落，村里
大 部 分 家 庭 经 济 来 源 是 喂 猪 卖 猪 。
每每在卖猪前夕，娘都会挑顶鲜嫩
的青草，加进几瓢精料，一家人看
着猪吃。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
食，总是奋不顾身地吞噎，弄得满
头 满 脑 都 是 猪 食 。 娘 低 头 加 食 时 ，
眼 眶 里 似 乎 有 亮 晶 晶 的 东 西 在 闪
动，我们也心里沉沉的。

记得我十一岁那年，我家的猪
卖给了一个远房表叔。表叔就在我
家把猪杀了。问我母亲：“周嫂，猪
杀好了，也称点肉给孩子吃呀。”见
娘沉吟不语，表叔又说道：“价钱是
有 点 高 ， 就 少 称 点 吧 。” 母 亲 问 ：

“几块啊？”“六块五。”娘在家里走
来走去，肯定在盘算，三兄弟的学
费要多少，家里日常开支要留多少
⋯⋯ 手 里 的 十 元 钱 都 捏 出 汗 来 了 ，
最后咬牙向门口走去。我突然义无
反顾地扑上去，拦在娘面前：“妈，
我不吃肉，我们家都不爱吃肉！”娘
愣住了，说：“乖，咱就称 1 斤，回
来 和 茄 子 烧 ， 你 们 挑 猪 草 也 辛 苦
了，该吃点。”我寸步不让，堵在门
口 说 ：“ 我 不 想 吃 肉 ， 真 不 想 吃 。”

我的声音异常坚决，因为我感到喉
头堵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，我怕抑
制 不 住 ， 要 哭 出 来 。 母 亲 对 表 叔
说：“孩子不吃，就依他吧。”表叔
说：“那就把猪大肠留给你们吧，算
我送的，可以烧两大碗。”当娘用哀
求的目光望着我时，我几乎歇斯底
里地喊出来：“我们家不吃，我们家
谁也不吃，我要读书，我要上学！”

跟着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，心
头 的 酸 楚 往 上 一 涌 ， 放 声 哭 了 起
来。娘也哭了，泪雨滂沱，不仅仅
是因为贫穷⋯⋯

当时，我在心底发誓，一定要
发奋读书，一定要走出小山村，让
我的亲娘，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。

那次没称肉，娘总觉得欠着我
们什么。那年秋日的一天，娘去扯
猪草，在村口的小路边捡到一头小
死猪，去掉内脏有几斤好肉。我回
家 的 时 候 ， 娘 正 在 洗 肉 ， 我 跑 上
去，就闻到一股异味，就说：“妈，
这肉臭了。”娘说：“生臭熟香，一
下锅就好闻了。”晚上我家的餐桌上
就 多 了 一 盘 子 猪 肉 ， 娘 先 尝 了 尝 ，
说好吃。我也好久没吃肉了，夹了
半碗猪肉到碗里，只吃几口，就再
也 吃 不 进 去 了 ， 紧 接 着 就 是 反 胃 ，
把早上吃的米饭都吐了出来，最后
吐出的是黄水。

从 此 以 后 ， 我 再 也 不 吃 荤 了 ，
见到肉就反胃，直到今天。

俗 话 说 ：“ 穷 人 的 孩 子 早 当
家。”苦难是一所大学，能培养人的
意志，磨炼一个人的品德。我的母
亲，用她最朴实的行动，照亮我前
行的路，也是我在无数困难和挫折
前面不气馁、奋发图强的精神支柱。

娘 在 我 心 中 ， 是 一 棵 参 天 大
树，最无私，最朴实。

娘 是 我 心 空 的 一 颗 星 ， 最 明
亮，最耀眼，照亮了我的过去，照
亮着现在，还将照亮我的将来。

母爱，永远是我心灵的港湾。

娘，我心灵的港湾
□若尘

雕 匠 舅 公 是 祖 母 最 小 的 弟 弟 ，
雕匠是他的终身职业。雕匠舅公出
生在名门望族，祖母说他有点瞧不
起我们这边寒门小族，所以很少过
来走亲戚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出生在名门
望族的舅公没有读书习武，也没有
经商开铺，趁年轻跑到江西九江拜
师 学 了 雕 匠 手 艺 。 按 他 的 口 气 说 ，
这 一 去 ， 就 是 三 年 六 个 月 才 出 师 。
九江学艺就是跟师傅当下手。先学
绘画，师傅动手时，他就在边上打
打 杂 ， 扛 木 头 、 磨 雕 刀 、 递 刀 凿 ，
靠 三 年 六 个 月 的 磨 砺 和 细 心 领 悟 ，
终于出了师。出师之后，终身难忘
的一笔生意，是给石门郑洞国将军
家雕刻家具，也不知他雕些什么，反
正又是三年零六个月时间才雕完，最
后结账拿工资。说起这工资，嘿嘿，
他唾沫四溅，说足足有十根半担子
光洋。就是要请十个人挑光洋，那
半根担子，他自己背着。从石门沿
澧水而上，等回到家里，十担光洋
荡然无存，就只剩身上背的那半根
担子了。钱是男儿胆，这是舅公的
口头禅，他有十根担子，这胆子可
想 而 知 ， 遇 赌 场 必 赌 ， 逢 青 楼 必

进，回到家里便所剩有几。
舅公这辈子，好像就只有两个

爱好：酒、女人。“酒嘛水嘛，钱嘛
纸嘛”，成天挂在他嘴边。从南门口
到津市，哪家青楼他没去过？这爱
好，差点让他丢了命。有天去会一
个相好，对方正和男宾忙着呢，他
醋意大发，竟然暗地使人把那男的
饱 揍 一 顿 。 那 男 的 也 不 是 省 油 的
灯 ， 有 些 来 头 。 又 过 了 三 年 六 个
月 ， 舅 公 已 将 这 事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，
带着大徒弟二徒弟大摇大摆招摇过
市，到文昌阁稻香村正准备好好喝
杯酒，大徒弟突然警觉：“师傅，好
像不对，有个操家伙的，今天已跟
踪我们大半天了！”听罢此言，舅公
一身冷汗，赶快跑到教场路上的潘
三益客栈躲了起来。第二天天刚蒙
蒙亮，他带着两位徒弟重金雇了三
条小船匆匆别岸。一只船逆水而上，
往后坪方向驶去；一只船直接驶向对
岸；他自己则顺水而下到潭口上岸，
翻培公垴，绕火烧桥，沿途一路奔
逃，爬上高坡后才敢回头望。从此
以后，他三年六个月没有进城，直
到民国三十八年，县城解放。

解 放 后 的 舅 公 ， 虽 有 雕 匠 神

技，但已没什么功夫让他去做。唯
有喝酒依然。一个月米只要十斤，
但 酒 要 百 把 斤 。 这 样 才 能 过 日 子 。
饭 是 命 ， 但 见 了 酒 ， 可 以 不 要 命 。
转眼到了文革，大户人家的几个舅
公，都被摊上了地主成份，少不了
隔 三 差 五 挨 批 斗 。 唯 有 雕 匠 舅 公 ，
口流涎水，痴痴的望着他们。“喊他
们不要攒钱，不要攒钱，偏生不听
啊！看我，人一个，命一条，一人
吃饱，全家不饿！”

进入暮年的舅公，更是少有施
展雕匠技艺的机会。但祖母突然要
我给雕匠舅公当徒弟。我心里知道
与其说是当徒弟，不如说以晚辈身
份 去 服 侍 他 而 已 。 在 那 个 特 殊 年
代，跳出农门的两条路，当兵、上
大学，我都没有份，况且我人生也
有当木匠的规划，便依了祖母给舅
公 当 了 徒 弟 。 给 舅 公 当 徒 弟 的 日
子，所有都好，唯有晚上睡觉，务
必将我双脚小腿捆起来，理由很充
分，说我晚上不会睡，睡着了乱踢
他 。 我 后 来 才 知 道 ， 说 我 乱 踢 他 ，
是个编造的理由，他主要是怕我偷
他枕头上的钱之后逃跑。他早年带
个徒弟，这徒弟趁他睡熟后，将搭

链 子 的 钱 偷 了 个 干 净 。 看 天 未 亮 ，
闷在火炕边抽烟，还没来得及走便
被尿胀醒的舅公逮了个正着，被逐
出师门，从此以后，他的钱必置于
他的枕下。

在给舅公当徒弟的日子里，有
一天，我肚子忽然疼了起来，他给
我一张两元、一张一元的钱，让我
去公社卫生院看病。我一口气奔到
公 社 卫 生 院 ， 开 了 一 元 三 角 钱 的
药 ， 带 着 剩 下 的 一 元 七 角 钱 跑 回
来，大约花了两个多小时。当我走
进门一看，他睁着浑浊的眼睛，还
在 反 复 数 着 搭 链 子 里 的 钱 。 他 问
我 ， 我 给 了 你 几 元 钱 ？ 我 说 ， 三
元。他怀疑给了我四元，觉得差一
块钱，凑不拢来。我反问他，你身
上 有 多 少 钱 啊 ？ 他 说 有 三 十 一 元 。
我 将 手 中 剩 余 的 一 元 七 角 钱 退 给
他，又帮他把手里剩余的二十八元
钱细数了一遍，他才释然小坐。

一九七九年的冬天，我终于找
到了不当徒弟的机会，坐着烧煤的
火车，逃离了现在再也回不去的地
方——我的故乡。三年后，当我再
返乡的时候，家乡已经没有了雕匠
舅公。

雕匠舅公
□侯启年

鱼洱岩，位于桑植县刘家坪乡
关溪涧村，是白族熊氏先祖落脚生
根的地方。这里山清水秀，风景秀
美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村头那挺
拔伟岸的楠木树、古朴典雅的“瑞
古凉亭”、形状奇特的石鱼、飞檐
斗拱的古庙、三步两板桥等景点历
历在目，还有那清澈见底的小溪像
一 缕 暖 风 滑 过 我 的 心 田 。 时 过 境
迁，昔日的景物已变了模样，那参
天古树古树已在村头消失，小桥、
凉亭、古刹已不复存在，但她曾经
拥有的风韵依然让人怀念，让人追
忆。

“鱼洱岩”的得名
其一，据 《湖南白族风情》 介

绍：“鱼洱岩，因岩石奇特，状似
游 鱼 ， 故 得 其 名 。” 鱼 洱 岩 古 庙
外，长着一根楠木树，一对状若游
鱼的岩石，一左一右，排列两边。
随着楠木树一年年长大，这对石鱼
也 一 天 天 把 头 抬 了 起 来 ， 向 天 仰
视。鱼洱岩上所题对联为“鱼跃于
渊、鸢飞于天”，便由此而来。熊
氏祖先翼龙公在这里扎下根后，修
了马老爷庙，为不忘远祖故乡——
云南洱海，便取名“鱼洱岩”，这
也说明桑植“民家人”来自云南。

其二，相传，熊氏始祖安国公
从慈利羊角山迁徒落脚到桑植刘家
坪双溪桥，到了第五代熊应连生八
子，均以“龙”取名，号称有名的

“ 八 龙 分 支 ”， 长 子 翼 龙 公 笃 行 谨
守，克绍祖业，在“改土归流”时
分得一甲之地，故称一甲翼龙。一
天，他从双溪桥动身，前去认领官
府分给他的土地，路过一条河时，
两条小鱼紧随翼龙公游来游去，他
觉得有些奇怪，便伸手去捉这对游
鱼，可鱼儿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。
他用擦汗的手帕把鱼包好，带在身
边。到了鱼洱岩，他把鱼又放进水
里，这对鱼儿竟在水里活蹦乱跳，
游 动 自 如 ， 翼 龙 公 自 言 自 语 道 ：

“鱼儿啊鱼儿，你是告诉我这里是
一块人间福地？”于是，他在这里
落了脚，繁衍生息。

三步两板桥
很早以前，从刘家坪关溪涧上

梅家桥，沿大路行走到鱼洱岩的不
远 处 ， 有 两 条 小 溪 交 汇 形 成 T 字
形，一条小溪架设着一块约六七尺
长的石板，另一小溪铺着一块一米
多长的岩板，一横一竖，仅一步之
遥，走三步可以踩踏两座桥，这是
有名的鱼洱岩“三步两板桥。”

瑞古凉亭
走过“三步两板桥”，瑞古凉

亭仅隔五十步左右，它象一座花轿
悬浮于小溪之上。亭子顶端，青青
的瓦片像鱼鳞一般排列着，飞檐上
刻有二龙戏珠的雕塑，活灵活现。
亭座是四根一米见方的柏树作梁，
梁柱横跨两岸，桥面用一寸多厚的
柏木板铺成，十二根大小一致的木
柱组成三个排扇，用木枋相连屹立
于桥上，两边的栏栅离桥面约二尺
高，有厚木枋勾连着木柱，供过往
行人歇息。亭梁上雕有龙凤，主梁
上 画 着 太 极 图 ， 两 边 各 书 两 字 ：

“瑞古”、“裕今”。当你走上这座精
美的凉亭，一如乘上花轿，令人留
恋忘返。可惜的是，一九六四年修
桑鹤公路，这座色彩绚烂的凉亭被
拆掉了，只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
马挡桥
过了鱼洱岩，马挡桥的风景十

分迷人。此地风光秀丽，五座小山
梁逶迤回旋，从五个方向伸向马挡
桥，中间二亩方圆的稻田，恰如一
巨鼓，七八棵高大的桐木树把整个
鼓 丘 盖 得 严 严 实 实 ， 最 大 的 一 棵
树，外围有四五米长，由于树心被
白蚁蛀空了，四周仅剩下一尺多厚
的树皮支撑着这棵大树，树底有一
道孔洞，树内可放下一张大方桌，
住在附近的人在这里下棋、聊天，
儿童也在这里玩捉迷藏，过路客也
常在这里遮风避雨。巨大的树冠鸟
飞鹊戏，热门非凡。

有 人 问 ， 为 什 么 这 儿 叫 马 挡
桥？

相传有一年涨了特大洪水，洪
水 滔 滔 直 从 梅 家 桥 马 泉 峪 倾 泻 而
下，水到马挡桥，马公站在桥上连
吼三声，洪水马上消退下去了。马
挡桥由此得名。

熊大公——被人遗忘的英雄
爷爷常常对我讲起熊大公的故

事。
据说熊大公是元朝时的人，父

母早逝，从小跟师习武练功，到十
几岁便武艺超群，尤以轻功出彩。
这人平时嗜好喝酒，经常喝得酩酊
大醉，满面红光，人们便叫他红脸
大公，时间一长连他的名字都少有
人 记 得 。 他 在 老 家 投 身 “ 寸 白
军”，打起仗来能抵千军，成为屈
指可数的猛将，却因嗜酒未能委以
重任，只能当副帅。他的三个儿子
熊安国、熊安楚、熊安世一直跟随
他东征西讨。

在江西，蒙哥大汗要遣散“寸
白军”时，众将不服，意返云南，
遭到元军追杀，一部分将士回滇。
剩下一部分流落江西，被迫南迁。
到了洞庭湖，后面追兵已近，当时
只找到一只小船，没法容纳这么多
突围的兵丁。熊大公最为年长，便
把谷均万、王鹏凯、钟千一先送上
船逃离洞庭湖，自己带着三个儿子
在岸上阻击追兵。到了天黑，他找
到一只舢板，把熊安国三兄弟送上
船 ， 然 后 一 用 力 把 船 蹬 出 十 几 丈
远。三兄弟知道父亲的苦心，极力
要求熊大公一起上船。但他心里明
白，如果自己不去挡住追兵，他们
一家老小一个也走不了。他一步轻
功再次蹬开近岸的小船，船一下子
又去了几丈远，而自己却掉进了深
不可测的洞庭湖。熊安国三兄弟嚎
啕 大 哭 ， 无 奈 之 下 ， 只 好 驾 船 离
开。他们摆脱了追兵，辗转来到慈
利羊角山。战事平静后，三兄弟思
念熊大公，又回到洞庭湖寻找父亲
的尸首。仅在岸上找到熊大公的盔
甲，便带回慈利羊角山，将盔甲安
葬在羊角山，现有碑为证。

月半节与七月初十庙会
“年小月半大”，这是白族人的

习俗。白族人重根源、重亲情、崇
拜先祖。每年到七月初一至十四，
都要烧月半纸，祭奠先人。每年七
月 初 十 ， 刘 家 坪 乡 关 溪 涧 村 的 乡
亲 ， 不 论 贫 富 ， 都 要 备 足 酒 肉 饭
菜，纸钱香烛，祭奠祖先亡灵。

月半节不仅是祭奠亡灵，还有
另一重含义。这个时节人们已完成
了上半年的农活，而秋收的季节还
没到来，经过紧张而辛勤的劳动，
眼看着长势喜人的庄稼即将收获，
心里乐滋滋的，农人利用这节气走
亲访友，共享丰收的喜悦。七月初
十是关溪涧村最热闹的一天，各族
同胞不论远近，不论男女老少，穿
上民族盛装赶庙会，过月半节。鱼
洱岩下，大开祠堂门，演大戏，抬
菩萨游神，秧歌队、腰鼓队、仗鼓
舞、围鼓、唢呐，纷纷登场，十分
热闹。

关溪涧庙龙塔，地势平坦，场
地宽阔，七八根桐木树数人可围，
枝繁叶茂的象一层遮阴的棚子，把
庙龙塔遮得严严实实，尽管天上烈
日似火，这里却荫凉清爽，河风吹
来，凉风习习，比城里的大戏院舒
服多了。人们用几根木条，几块木
板搭个戏台，搬几块岩头，放下背
笼 便 是 坐 墩 ， 台 上 演 戏 的 手 舞 足
蹈，台下看戏的拍手叫好，爱唱的
还不时跟着哼几句，趣味无穷。河
坎上下，山沟沟边，大路两旁，人
来人往。烧饭的，三块岩头墩口小
锅便是三下锅，家腥野味一锅炖，
加把柑桔叶、几块桂皮、一把七姊
妹辣椒、一撮六月花椒，爱吃的人
一碗吃了又添一碗，加上半斤苞谷
烧，吃得两眼发昏，嘴角流油。还
有 卖 山 野 土 货 的 也 吆 喝 不 停 ， 药
材、野果、背笼、箩筐等，应有尽
有 。 一 天 下 来 ， 卖 货 的 回 去 空 了
担，买货的回去压弯了腰，小商贩
们来时一担货，回时一袋钱，还怨
来时货挑少了。

更忙的要数摆渡船的艄公，要
把赶庙会的人送过河可不是一件轻
松活儿。几个俊俏的姑娘把一个年
轻后生冷不防拱下河，说要考考他
的 游 泳 功 夫 ， 弄 得 一 船 人 哈 哈 大
笑。谁知那后生半天不冒头，急得
一船人东张西望，哪知他一个猛子
去了几丈远，在岸边一个歌儿甩上
船：“要我上山敢擒虎，要我下河
敢捉鳖，若是姐儿愿恋我，让你百
年都快活”。一曲歌儿惹动了岸上
人的好兴致，你一曲他一首，唱得
河水都开始欢笑。渐渐地，柳树下
一对对青年男女，打情骂俏，双脚
放在水里，你钩我挠，不时踢起欢
乐的浪花。

七月初十这一天，是关溪涧欢
歌笑语的一天。人们忘记了劳累，
忘记了忧愁和烦恼，尽情欢歌，纵
情娱乐，完全陶醉在一派幸福祥和
之中。

鱼洱岩上好风光
□熊子意

沃野 郭红艳 摄


